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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国被洪水围困

「动作快点！ 有危险了。 将
你三天所需的物品放入背包
中，我们几分钟后就回来接
你。」一位葡萄牙医生，若瑟·
桑托斯讲述了他最近在德国的
一场大洪水中戏剧性的经历。

2024年11月21日

若瑟·桑托斯（José Santos）是主业
团的协助人，在德国北莱茵-西法伦州
哈廷根市下韦尼根的一家医院工作。
他的戏剧性故事与德国、荷兰和比利



时最近洪水期间许多人的故事类似，
出现在葡萄牙各大媒体网站上。 下面
他以第一人称的方式为我们讲述：

6月15日凌晨3点，我被卧室门上一阵
大声的敲击声惊醒。 这敲门声是来自
哈廷根的消防员。

惊吓中，我问发生了什么事。 他们告
诉我，鲁尔河在泛滥，淹没了我们的
住宅区。

在前一天，我才打电话给当局询问连
日暴雨后是否有危险。 他们表示，正
在密切关注事态发展，目前最好的方
法就是等待，看看会发生什么。

乘船撤离

六个小时后，消防队员只给了我五分
钟的时间离开家。

在我家附近，强大的水冲进许多房
子。 很多人都已经失踪了。 望到窗
户外，我可以看到积水已经形成一个



巨大的湖，湖里漂浮着各种容器、桌
子、椅子和台灯。

情况非常危险。 我走到楼下，简直不
敢相信自己所看到的：冰箱和洗衣
机，长凳和沙发都浸在齐腰高的泥泞
湖水里。

回到楼上，从窗外我看到消防员乘船
抵达。 我开玩笑地说这里好像是威尼
斯，但他们并不觉得有什么好笑。 我
能理解，他们为了救人，日以继夜地
工作了好久，过程中免不了要擦干许
多的泪水。

从我的窗外，也可以看到人们在自家
屋顶上等待，希望能够获救。 回到楼
下，在齐腰深的水中，我头上顶着背
包，试图强行打开门，但根本不可
能。 于是我回到窗口，把背包和手机
交给消防员，然后从窗口跳进船上。

在那里，我发现其他人以及整个家庭
都是同样的情况。 他们的表情沮丧而
疲惫，许多人在哭泣; 他们失去了一



切。 不知道为什么，我却很心平气
和。 有人问我为什么看起来那么平
静，我回答说我还活着而且很健康，
剩下的就交给天主了。 人们对我皱
眉，但也有人微笑。 他们问我以前是
否有遇到类似的情况。 事实上，尽管
每种情况都是独一无二的。 但我在印
度和肯尼亚时，有过更糟糕的经历。

主业团在世界各地的学舍

一个葡萄牙人在北莱茵-西法伦州一个
小镇的精神病院做什么工作？ 这一切
都始于12年前，我离开葡萄牙前往西
班牙萨拉戈萨学习医学。 当我19岁
时，在里斯本的高等技术学院念了一
年生物医学工程，同时住在一间由主
业团管理的大学学舍Montes Claros
中。 在萨拉戈萨的三年里，我住在
Miraflores学舍，也是主业团经营
的。 毕业后，我决定搬到德国，在波
昂大学和科隆大学继续攻读神经病
学。 当时住在Schweidt，是属主业
团管理的另一个住所。



但我的旅程并没有就此结束。 我的下
一站是南美，在巴西的圣保罗大学待
了六个月，（现在你一定猜到了）我
住在主业团经营的Pinheiros学舍。

我提到一些学舍是因为对我来说，它
们是我可以集中课业、同时参加有趣
的课外活动、志愿参与社会项目，以
及结识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的家外之
家。 我甚至参加了其中一个学舍组织
的肯尼亚工作营，一次非凡的经历。

圣母无染原罪的保护

但先让我们回到消防队员的船上。 我
们跨越了与陆地分开500米的水域。
消防队员带我们到达避难所，在那里
我们吃了早餐。 我最关心的是联络我
的家人及未婚妻，让他们知道我一切
都平安。 我请他们为消防员和所有遭
受洪水影响的人们祈祷。

我想知道去到我工作的医院的可能
性，却被告知所有的道路都被洪水淹
没了。 我的夜班同事必须连续工作48



小时。 我甚至问是否可以用直升机送
我去医院，但救援行动需要动员所有
的直升机。 所以我能做的就是等待消
息，祈祷。

我的家人和来自葡萄牙家乡Moita
dos Ferreiros的朋友一直与我保持联
系。 甚至镇议会主席也给我发了鼓励
的信息，向我保证守护我们镇的无染
原罪圣母会看顾我。

到了下午，当局告诉我们，接下来的
几个晚上会有一家酒店供我们住宿。
但我心中充满了不安。 我自己的房子
和财产呢？ 我什么时候可以回去？
我试着重拾平静，寻找还开着的教
堂，进去祈祷。 在那里我的心恢复了
宁静。

第一个晚上很困难。 我无法入睡并做
恶梦。 第二天，十三个小时没有下
雨，水终于开始退去，我可以回去工
作了。 他们提供给我五天的假期去恢
复，但我谢绝了。 我对我的病人负有



责任，此外，我知道工作可以帮助我
平静下来。

最初几天我无法回家。 政府已封锁这
些房屋，直到工程师或建筑师确认可
以毫无风险地居住在里面。 一周后电
力才恢复。 十天后，我终于可以回
家，开始了漫长的修理和清扫工作。
楼下损坏得很严重，我不得不拆除所
有东西，甚至地板。 冰箱、炉子、洗
衣机：一切都毁了。

现在，最糟糕的时期已经过去了。 我
从未失去希望，但这确实是一次真正
的考验。 此外，我将于八月结婚，而
我一直都相信婚礼会按计划进行。 未
来从今天开始，明天的喜悦让我保持
专注和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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